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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慈濟大體捐贈剛剛要創立

之初，證嚴上人就要求大學從空間上讓

學生有明亮及舒適的感受，他說：「解

剖學科將設置於大樓之通透明亮、視野

良好的二樓，以有別過去臺灣大部分醫

學院將解剖學科設置於地下室或學校較

偏遠處之習慣。」

耶魯大學的努南教授 ( S h e r w i n 
B.Nuland)曾經說：「一個醫學生初次

面對身體的感受會決定他以後面對病人

的態度。」醫學生解剖的如果是一具頭

已經腐爛的無名屍，或一具罪犯的身

體，他對於身體的厭惡感，會一路伴隨

著、影響著他日後對待病人身體的觀感

及情緒。

解剖身體的學生一開始看到死亡的

軀體，當然會有恐懼。尤其想到被解剖

的人跟自己一樣曾經是血肉之驅，如今

要被一刀一刀地切割，當然心中會害

怕。為了避免對於解剖的恐懼，空間設

計上，希望不能有那種陰森和疏遠的感

受。所以慈濟的大體解剖室設置在二樓

教學的大教室旁邊。

除了空間上讓學生去除對死亡刻板陰

森的印象，慈大解剖系的主任王曰然教

授說明家屬對於學生克服內心的恐懼有

很大的幫助。

「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才二十出頭，

這些二十出頭的小朋友對於一個去世的遺

體還是會有畏懼的，或是你要他們拿起刀

子來在人身上切切割割，也不是一般人可

以做得到的。所以要開始的時候會邀請家

屬來，一方面是告訴家屬我們要開始這個

課程了，一方面是家屬也會給學生一些鼓

勵、支持，就是要他們好好的學，不要害

怕等等。所以就是要家屬跟學生之間有更

多的互動，讓家屬對於醫學教育這塊領

域，好像給人很遙遠的這塊領域有了一些

接近的感覺。」

證嚴上人強調對大體老師的尊重，

也在解剖技術的設計上表達出來。慈濟

大學對於大體的處理方式極其恭敬及審

慎，大體老師在經過冷凍後，很安詳地

平躺在床上睡著一般。我們可以預期如

果學生能恭敬地對待一個已經寂滅的身

軀，他將會更恭敬地對待以後面對的活

生生的病人。

負責大體科學處理的曾國藩教授，現

在也是慈濟大學的研發長，多年來一直致

力於大體老師保存及解剖過程如何做到上

人期許的尊重。他建議採用皮下注射，而

不是福馬林，以避免大體有福馬林的異味

感。曾教授進一步觀察到，以往傳統防腐

處理造成蛋白質變性，使操作者觸碰人體

的感覺與臨床手術時所遭遇的情境截然不

同，限制了基礎解剖學與臨床手術間的連

結。在得知德州休士頓醫學中心偶爾會因

遺體處理程序延誤，將未做防腐的身體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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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起來，作為日後病理檢查使用。這種作

法啟發了曾國藩教授擴大遺體捐贈意義的

思考，進而引進急凍大體技術。

急速冷凍的技術是在捐贈者往生八

小時內，經過驗血、消毒後，以攝氏負

三十度急速冷凍儲存遺體。遺體看來和

睡著沒有兩樣，大體老師存放數月或一

年後，只要上課前三天回溫處理，室溫

下只能使用四天。冷凍大體除了沒有血

液流動、心跳、脈博、呼吸與體溫之

外，組織器官皆與活體相同且具有彈

性。學生手術演練時，可以準確觀察各

組織與器官，並模擬臨床處理與手術技

術。

正如達文西將人體的美用科學理解，

用藝術表現。過去無名屍的解剖，學生

很難有美的經驗與感受。慈濟的大體捐

贈，捐者是一個願意奉獻的心，而他們

的身體又經過細心完善的處理，因此學

生的感受是一種美的歷程。外科張群明

醫師敘述他在慈大七年級解剖大體老師

的經驗：「我覺得看到的人體就是一幅

很漂亮的畫，然後可以有機會在上面做

大體解剖的時候，就是在那邊修修補

補，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藝術創作，我

覺得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這種科技及藝術結合的感受，不只讓

醫學生在第一次接觸人體的過程中留下美

好的記憶，學生面對的更是一個高貴的靈

魂。看到大體之上的一個大愛無求的生

命，學生在以後的日子裡，將會承繼這種

崇敬及高貴的心靈意識對待病人的身體。

身體是高貴的，是美的，是深具愛心的。

不是一具惡臭，沒有情感，麻木的肉體。

在大體解剖之後，學生必須小心翼翼

地將每一個器官放置回原來的部位，並且

將大體縫合。每一針都必須對齊，間距要

一樣，務必讓大體老師及家屬感受到那一

分尊重。在上千針的縫合中，學生恭敬不

捨地經歷與老師的離別。一年下來，從老

師身上學到人體的奧祕獨特高貴，那是他

對人體的第一個印象，也會是永遠的印

象。這印象伴隨他們在行醫的路上懂得尊

重生命，不懼怕病痛的身體。

慈濟大學解剖系的王曰然解釋，這是

學生尊重大體老師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他們不會將大體物化，因為最後他們必

須將老師的身體與容顏完整地復原。這

復原過程就是一個感恩的過程。

大體縫合之後，火化儀式前，在精舍

師父的帶領下，舉行追思的儀式。 感
恩儀式中，當學生因為看不到老師的臉

而痛哭失聲時，學生的生命已經經歷過

一次蛻變，他對老師有了情感，他動

刀，他縫合，他闔上了透明棺蓋，他已

經把他當成自己的親人。當資深住院醫

師終於在真實的患者身上畫下第一刀

了，那一切都要感恩他們的大體老師，

他們曾經在老師身上畫下百刀，以求現

在能在患者身上畫下正確的第一刀。大

體老師的大捨，成為醫學生一種無言的

教化，所以上人稱他們為無語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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